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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四
和十五这两天，都会有无数游
客到山口洋来看庆祝元宵节
的风俗活动。当地的华人和
达雅族人都会以乩童沿街游
市的方式庆祝元宵节。当他
们起乩的时候，会坐或站在刀
片和玻璃片上舞动、用银丝穿
过脸部等，虽然看起来很痛，

但却对他们没有实际性的伤
害。而这也成为了山口洋最
具有特色的元宵节庆祝活动。

2021年，为了预防新冠疫
情的传播，山口洋政府也实行
了活动限制。但在今年，2022
年，因疫情有所好转，元宵节
开始有庆祝活动，虽然只限于
在村内举办。

在正月十四这天，人们早
早就到大伯公庙里等待乩童
们的到来，而我也睡到三点左
右就被锣鼓声惊醒了，当我赶
到大伯公庙里的时候，那里已
经是人山人海了，人们都显得
异常兴奋。在人群中，我看到
一位老朋友正站在庙柱旁，在

人群中他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因为他长得又高又白，而且他
是那边唯一把头发梳成中分
的人，加上那双熟悉的大眼睛
和尖尖的鼻子，就算戴着口罩
还是能一眼认出来的。我走
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
看到我的时候表情也很吃惊，
他说：“你平时不是怎么拉都
拉不醒的吗？真是奇迹了！”
听到这句话，我也只能无可奈
何地傻笑着不作任何回答。

随着乩童队伍的锣鼓声
越来越大，我们都开始兴奋
起来了，我们的手指也跟着
锣鼓的节奏动起来。我朋友
还调侃说：“如果我控制不住

要往刀椅冲的时候，你一定
要拉住我。”我也回他说：“如
果换成我，你也要拦住我。”
说完我们都大笑起来。当乩
童队伍游行到伯公庙大殿
前，看到无数起乩的人开始
上刀椅的时候，大家都拿出
手机直播起来。之后，我们
都跟着乩童队伍走，这浩浩
荡荡的一大群人在本村的大
路上游了一遍。随着太阳冉
冉升起，到了大概八点的时
候，乩童队伍就各自散回各
自的庙里了，锣鼓声也渐渐
地停了下来。

看着人们都各自回家
了，我们知道今天的活动已

经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
我对朋友说：“幸好你今年回
国了，不然怎么能看到这村
里热闹的景象。”我朋友也
说：“如果下次还有乩童活动
的话，我也会尽量地跟老板
请假回来。”是啊，毕竟因为

疫情的原因，山口洋市已经
有一年多没有举行任何大型
活动了，难免会让人感觉到
消停与兴盛的差别。我也希
望疫情能有所好转，这样每
个人都能回归自由，做什么
事都不会为此受到限制。

新冠疫情后的山口洋元宵节
印尼 山口洋 廖坤林

假日的午后，我一个人闲坐
在屋檐下，微风拂过，头顶的风
铃欢快地跟飞过的小鸟打招
呼。我抬起头来望去，思绪也被
那几只小鸟带到了远方，我朝着
天边发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
来。我站起身来，穿上鞋子，打
算出去走走。

我的小屋周围没有如画般的
风景，但远离喧嚣的闹市，可以
享受这难得的静谧。斜阳树影，
乡间小道，这条满是石砾的小路
经过了前一晚的雨水冲刷，现在
已经扬不起任何尘土。风吹过，
眼前的低矮树木也随着风的节
奏轻轻摇摆着。除了偶尔传来
的虫鸣鸟叫，剩下的也就只有我
的脚步声了。就这样边走边看，
我来到了一处既熟悉又陌生的
地方。熟悉的是这个地方我曾
听先辈无数次提起，陌生的是这
个地方我印象中只来过一次。

我站在院门口，原来的铁门
早已不知去向，庭院里杂草丛
生，中间一条直通建筑的石板道
稀疏长着几株坚强的小草，门口
一棵榄仁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枝枝丫丫的一片叶子都没有，我
走上前去，树下满是落叶，脚踩
踩上去吱吱作响。回想起第一
次来到这里，大约是在二十多年
前，母亲带我来的。当时是来做
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就
在这棵大树下有一个卖凉茶的
老太。老人家眼神儿不好，但是
耳朵特别灵，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来买凉茶了。我印象最深的是
老太的桌上除了摆着凉茶，还摆
了几个玻璃罐子，里面装了五颜
六色的糖果。我站在摊位前，还
没进院门就嚷着要买东西，气得
我妈直骂我没出息。那时还是
老太心善，塞了一颗给我，而且
愣是不收我妈的钱。当年那颗
糖是真的甜，而思绪回到现实的
我看着眼前的这棵枯树，心里五
味杂陈。时光荏苒，老太应该也
随这棵榄仁树到了另一个世界。

缓步走进院子，正中间有一
座木制建筑。屋顶的瓦片已残
缺不全，某些地方还长着杂草，
屋檐下的斗拱倒是还算完好，结
构还在，但是上面的漆都脱落
了。抬眼看去，建筑正中央挂着
一块樟木制作的牌匾，上面写着

“腾云殿”三个大字。斑驳的牌
匾似乎想告诉我许多尘封多年
的往事，但很遗憾，我无心倾
听。正门有两米宽，门梁上刻着
一个“空”字，两侧各有两扇门，
门 梁 上 分 别 是“ 无 相 ”和“ 无
愿”。迈过门槛儿，进入正厅，一
眼望去，正厅大约有十米宽，正
中间一面屏风，正上方挂着一个
六角形的灯架，屏风前是一个神
龛。神龛中间的佛像早已不翼
而飞，只剩一个断了臂的弥勒佛
依旧笑口常开，可是看看周遭的

环境我觉得弥勒佛实在强颜欢
笑。神龛上的香炉连香灰都没
了，两旁的烛台下残留着不知是
多少年前的蜡烛。左边的墙壁
上挂着一幅观音画像，相框的玻
璃也没了，凄凉地用透明塑料膜
代替，满是灰尘的画像已经看不
清菩萨的容貌。旁边一块三合
板，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纸，写着
腾云殿的理监事人员姓名，一个
个陌生的名字，他们赶上了这座
古寺的兴盛，至于有没有见证这
座古寺的衰败，我不得而知。绕
过屏风，屏风正后边墙上挂着一
幅韦陀画像。这倒是让我挺意外
的，腾云殿满天诸佛都被人们带
走了，没走的也残了，唯有这幅韦
陀画像却保留完好，依旧静静地
守护着这座老建筑。正堂后面是
天井，从天井外斜照进来的阳光
似乎在提醒我天色将晚。我走过
去，拍了拍齐肩高的木桶，除了飞
出的蚊子，什么都没发现，我伸长
脖子探头想看看桶里还有多少
水，一股木材浸泡后的腐朽味窜
进鼻子里，我瞟了一眼，发现桶早
就穿了，只剩下一处凹陷处还有
一些积水。腾云殿原先有不少这
样的大木桶，听父亲说，每逢旱季
村民们都会来这里挑水，父亲小
时候也来挑过水，可想而知这些
木桶有多少年岁了。天井后边是
杂物间，早年间村民们家里红白
大事都会来腾云殿借用里面的木
桌、板凳、碗筷、托盘。听父亲说
那时候民风淳朴，借了东西都是
洗刷干净，收拾妥当之后放归原
位，也无需人监督。后来不知为
何，人们越来越不珍惜，损坏物
品，借而不还，类似的事越来越
多，情节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
来腾云殿里面一根筷子都找不出
来了。

原路返回，我走出了大厅。
站在大门口看着足有十多米宽的
前院，我想起了有一年七月十五，
我吵着闹着要到这里看“施孤”，
最后不但没看成还被挨了我妈一
顿打。一直到十多年前，已是香
火寥落的腾云殿还会在盂兰盆节
举行施孤，那一天善男信女们会
送来果品肉食等贡品，摆在院子
中间，一直到下午祭祀结束之后，
小孩儿就会去抢那些贡品。那时
候觉得新鲜，特别想看，但是家里
大人不让在那天下午出门。现在
眼前的这片院子，除了杂草和落
叶，偶尔还会有几只蜻蜓欢快地
飞过，的确在它们那短暂的生命
中，根本就不需要去在乎这片院
子的过去。我走出院子，再看一
眼腾云殿，或许历史和它的名字
一样早就腾云而去了，空留这座
建筑处处透着凄凉。一阵风吹
过，风的声音好像一声叹息，叹息
着命运的无奈。

斜阳树影，乡间小道，我又走
在这条满是碎石的小路上。

游记 古寺残阳古寺残阳
印尼西加省 何足道

我是叶一佳，是这次
写作培训班的其中一个学
生。自从参加了这个培训
班后，我觉得自己的写作

水平提高了很多，尤其是
写简历方面，因为老师给
我们解释了很多，修改了
很多，比如：要写重点、用
正式的证照、应该用书面
语 、要 整 洁 不 能 太 乱 等
等。这些肯定对我毕业以
后写求职信时帮助很大。

不仅这些，每次老师
布置作业的时候就是给我
独立思考的机会来认知自
己的能力。此外，我还知
道了该如何写出比较好的
作文: 从顺序、格式、比喻、

标点符号等等。在我印象
中最深刻的是：每当老师
们给我们读文章带故事的
时候我都非常兴奋，因为
每一章都很有趣。还有，
我在培训时认识了不少年
轻的老师，他们的文章都
写得很棒，真了不起，我很
佩服！很希望自己也能写
出这样好的文章。

老 师 也 教 了 我 们 该
如何写好各种应用文和
记叙文。虽然我并不全
懂，但是我会尽我所能继

续努力复习老师所教过
的知识。

我感到非常庆幸和荣
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给
了我这次机会，能够参加
此次培训，并且得到李丹
丹老师和康婵媛老师的精
心辅导。在这四个月总共
十六次的培训中，我所得
到的知识真的很宝贵，我
非常感激每一位老师给我
们带来如此有用的知识，
因为对我而言，真的有很
大的帮助。谢谢老师！

我参加华文学院作文培训班的感想我参加华文学院作文培训班的感想
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大三学生：叶一佳

（上 接 ：外 婆 的 双 眼
紧 紧 闭 着 ，她 已 经 与 身
上 缠 绵 的 疾 病 作 了 顽 强
的 斗 争 。 外 婆 终 于 还 是
走了……）

在 等 待 其 他 家 属 赶
来 医 院 时 ，护 士 一 边 开
始帮外婆擦洗身体。等
到 其 他 家 属 纷 纷 到 场
时 ，我 们 就 开 始 给 外 婆
穿上已经为她准备好的
寿衣寿鞋。我们分工合
作 ，舅 舅 忙 着 通 电 话 给
村 里 帮 忙 打 理 后 事 的
人 ，舅 妈 在 医 院 里 负 责
结 账 ，其 他 人 回 家 去 准
备场所。剩下我、老妈、
二姨、小舅、小姨，我们
几个就跟着救护车护送
外婆回家。在开往回家
的 路 上 ，我 看 着 静 静 躺
着 的 外 婆 ，眼 泪 又 像 断
了 线 的 珍 珠 ，不 断 地 流
了下来。

救护车回到家时，院
子 里 的 帐 篷 已 经 搭 好
了 ，只 见 很 多 隔 壁 邻 居
都 到 家 来 帮 忙 ，有 的 急
忙帮忙把外婆的遗体抬
进 屋 、有 的 帮 忙 摆 设 桌
椅 、有 的 帮 舅 舅 摆 设 灵
堂。我帮外婆选了一张
照片放在灵堂的祭桌上
供 人 瞻 仰 ，那 张 照 片 是
外婆在华文补习所新校
舍开幕仪式拍的。她满
脸 微 笑 ，好 像 把 悬 挂 在
心 里 的 忧 愁 都 落 下 来
了。外婆几十年来都一
直为家乡的华文教育着
想 ，深 怕 后 一 代 没 有 接
触中文的机会。

在我们家乡，人去世
后 ，需 要 选 吉 日 才 能 进
行葬礼。当时舅舅就负
责 处 理 这 件 事 ，他 请 村
里懂得处理后事的人看
日子。最终得知出殡的
日 子 定 在 五 天 后 ，因 此
外婆的遗体必须先搬到
冰棺材里。

外 婆 去 世 的 消 息 像
一阵风传遍了村子和附
近 地 区 ，在 外 地 居 住 和

工作的亲戚也赶回外婆
家来守灵或吊唁。我们
都 穿 着 孝 服 ，当 儿 女 的
穿 白 色 的 孝 服 ，孙 子 们
穿蓝色的孝服。外婆家
顿 时 热 闹 起 来 ，花 圈 也
陆 续 送 来 外 婆 家 ，来 吊
唁 的 人 川 流 不 息 ，每 天
都有各种好吃的食物招
待 客 人 ，有 鸡 肉 粥 、炸
鸡、炒果条、炒杂菜和各
种水果和点心。一时让
人了产生错觉……

葬礼的前一天，有不
少华文学校的老师和学
生 前 来 吊 唁 ，为 外 婆 主
持了追悼会。他们一起
献香，跪拜。

“ 老 师 …… 您 安 息
吧 ，我 们 会 一 直 记 得 您
交代的话。”代表学生忍
着眼泪把这一句简单的
话吃力地念完。

有一位长辈老师，面
向 外 婆 的 棺 材 ，透 过 冰
玻璃说道：“月娇，你一
路走好！”他好似不敢再
多 说 几 句 话 ，我 想 是 因
为近几年那位老师已经
送走了好几个同伴。

“巫老师，您走后，我
该和谁讨论学校的问题
……？”只见刘老师万分
不舍的眼神。

学生们排好队，当一
声 敬 礼 的 话 音 刚 落 ，师
生们一同低下头说：“巫
老师，再见！”这句话让
我回想起好多好多外婆
的 画 面 ，想 起 她 怎 么 开

始 创 办 华 文 学 校 、想 起
她怎么为建校的事情而
找 了 赞 助 人 、想 起 她 怎
么 在 班 上 鼓 励 我 们 、想
起她怎么在家里拿着藤
条 教 弟 弟 妹 妹 们 学 习 。
教师及外婆的身份记忆
同 时 地 闪 现 ，我 的 心 悲
痛地说不出话来……

山 口 洋 的 华 文 教 育
界又送走了一名前辈教
师，但我们深知外婆虽然
走了，可是她的精神已经
深深烙印在我们下一代
教师的心中。周围的人
都低下头，眼泪慢慢地从
脸颊流下。一班轮着一
班来吊唁，外婆的朋友也
很多一起前来为外婆献
上挽歌，表示对同行人的
敬意和爱戴。

这一晚，要进行入殓
仪 式 了 ，还 没 有 入 殓 之
前,法师让大舅和小舅喂
外 婆 吃 饭 ，让 全 部 的 孩
子和孙子在外婆的棺材
里摆纸钱。老妈和阿姨
们把几件比较好的衣服
放在棺材里。法师开始
进 行 仪 式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清 楚 ，今 晚 是 我 们 最
后 一 次 看 到 外 婆 了 ，这
棺 材 一 被 封 殓 ，我 们 就
永 远 也 看 不 到 外 婆 了 。
今晚也可说全部的亲戚
都 到 场 ，大 家 跪 在 外 婆
的 棺 材 前 ，各 自 难 掩 饰
自己的悲伤，大哭一场。

葬礼的这一天，凌晨
五点外婆家已经挤满了

人 ，他 们 都 是 来 送 外 婆
的。外面的锣鼓喧天，车
准备好了，法师也来了，法
师再次进行仪式。当法师
说可以上车的时候，来帮
忙的一群人把外婆的棺材
抬进车上。我，大舅，二舅
和外婆的干儿子跟着外婆
这辆车，其他家人都坐另
外几辆车。车开始在马路
上奔驰，我突然间发现，怎
么我一个穿蓝色衣服的人
跟着这辆车呢？但是，舅
舅们也没说什么。在这里
我一直摸摸外婆的棺材，
心里一直在跟外婆对话：

“婆，这次是我们在一起最
后的旅程了，我们以后也
没有六个月一次去古晋做
体检了。”数年来都是我和
大姐陪着外婆去做体检
的。我还继续在心里面自
言自语，“婆，我会陪着您，
我正从棺材外面握住您的
手，别害怕，您是最幸福的
人，子子孙孙都疼爱您，想
念您，婆，您安息吧，一路
走好……。”我实在忍不
住，又大哭起来，舅舅们看
到了，就用眼神和手势安
慰我。

到 了 墓 地 的 入 口 ，
花 圈 已 经 排 得 整 整 齐
齐 ，从 路 口 排 到 外 婆 的
墓 地 ，非 常 壮 观 。 原 来
这一切都是舅舅叫人安
排 的 ，为 外 婆 的 最 后 一
次 旅 程 做 出 最 好 的 纪
念 。 法 师 开 始 做 仪 式 ，
按 照 着 法 师 的 嘱 咐 ，帮
忙的人开始把外婆的棺
材 放 进 已 经 挖 好 的 坑
里 ，开 始 一 点 一 点 儿 用
泥土把棺材埋了。仪式
结 束 后 ，我 们 拍 了 几 张
照 片 ，人 开 始 慢 慢 散
了 。 剩 下 我 最 后 一 个 ，
还 没 离 开 之 前 ，我 再 次
摸 了 摸 外 婆 的 坟 墓 ，依
依 不 舍 离 开 。 再 见 了 ！
我 最 亲 爱 的 外 婆 ，再 见
了 ！ 最 疼 爱 我 的 外 婆 ，
再见了！华文教育界的
无名英雄……！ （下）

记叙文场景描述篇

永别了永别了，，我的外婆我的外婆，，我的校长我的校长！！
——外婆的葬礼

印尼山口洋 温小云

花园新苗


